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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谈谈余秀华的诗
和她的人，各位了解多少？有何
评价？对她的关注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赵林云：余秀华的诗2015年
初刚开始出名和火起来时，我就
及时关注了，也读了她很多的
诗，第一感觉很震惊，她不少诗
写得很好。

我先谈谈余秀华诗的几个
特点。我认为她的诗中有三个
地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是
对生命苦难的阐释。大家都知
道她人生的际遇是非常不幸
的，很多媒体都拿她的农民出
身、脑瘫女人当做看点，但在她
的诗中，对生命苦难的阐述是
非常节制而冷静的。比如《我养
的狗，叫小巫》“他喝醉了酒，他
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他揪
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
时候”，“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
他无能为力”。

再就是她潜在欲望的表达。
余秀华有很多写得非常好的爱
情诗，表达她对爱情的渴望，但
我想，这种爱情与其说是男女之
情，倒不如说是她渴望得到世界
给予善意的潜在欲望。这里的爱
是一种泛指，即是残缺的她希求
世界给予善意，使她圆满的那么
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自我
的，似乎与大众无关，但恰恰是
她情绪中最真挚的最投入的真
诚感动了大众。比如《我爱你》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
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
麻雀儿/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
肝肠寸断/如果给你寄一本书/
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
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
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
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非常
卑怯而温柔。

第三个就是对自然的生命
感悟。她生在农村，有很多贴近
自然的东西，比如《风吹》“黄昏

里，喇叭花都闭合了。星空的蓝
皱褶在一起”“暗红的心幽深，疼
痛，但是醒着”“风里絮语很多，
都是它热爱过的。”语言就非常
纯粹，没有相关体验的人是写不
出来的。

在艺术上，她吸收了很多西
方现代派的东西，通感，陌生化，
叙事，日常生活场景表达等，这
些技巧她都非常熟悉并运用自
如。前几天和她交流时，我曾听
她提起狄兰·托马斯那首著名的

《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西方现代诗歌她也许读得不多，
但她把西方诗歌的这些东西用
得很好，这应该跟她的才情和悟
性有关，说明她确实是一个天才
诗人，但也可能正是她阅读量的
不足，系统阅读得不够，造成她
有些诗在整体性和结构完整性
值得商榷，有些诗的经典化程度
相对欠缺，诗歌作品之间的水平
参差不齐。

对余秀华本人有一个细节

让我特别感慨，当时我在酒店
台阶下面，看着她一蹦一跳地
从台阶上下来，摇摇晃晃的，看
起来非常吃力，而且危险，好像
一不小心就要扑倒的样子，但
她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近乎孩
童的笑容，看到这样的笑容，你
可能不会想到，她作为一名农
村脑瘫女人，在社会底层所受
到的歧视与伤害是多么严重，
也不会想到她家庭里的各种不
幸。当时没有任何镜头，她也不
知道我在关注她，因此这些笑
容让我非常温暖。这让我想起
她诗集的名称《摇摇晃晃的人
间》。

马兵：余秀华的诗我主要是
从网上读的。我觉得她的诗可以
分为三类，一是爱情诗，真情实
感，有情感力度，又有生命深度，
写得最好。比如《我爱你》。

二是自况性诗歌，这类诗歌
表达的是对自我身份意识的某

种寻找和审视。在这类诗中，她
常常把余秀华也即她的自我客
体化，比如《残疾人余秀华》《你
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一
个失眠的人》等。显示出她哲思
化的努力，但确实没有第一类写
得那么自然。比如《一个失眠的
人》“她本身就是一个漏斗，光
滑，幽冷，附着不了一盏灯火”

“只有耳朵聪敏：没有月光。落叶
翻了一个身”“她拿出那幅地图，
看那个小小的圆”“她的身体上
有一块疤，曾经的鳍掉落的地
方”。

第三类诗写人存在或说活
着的经验。其中又可以分为两
小类，一类是活着的状态，即生
活表象的精准呈现，如《苟活》

“每天下午去割草，小巫跟着
去，再跟着回来”“有时候是我
跟着它”“它的尾巴摇来摇去”。
另一类是生命体验，是活着的
心灵挣扎，如《我养的狗，叫小
巫》。总的来说，后者是前者的
延伸与深化。前者就有些“未完
成”的味道。

当然，她的诗中有一定的欠
缺。从整体上看，它的主题和呈
现方式有自我重复的地方，当然
其中有特别出彩的句子，比如

“她在篱笆边，一声咳嗽，火苗般
挂在牵牛花藤上”这种句子，可
能某个诗人一辈子也写不出来。
但是一首首看下去也会发现她
的诗的运思方式基本是相同的。
从单首诗来说，有些结构的完整
性不够，有很多半成品，但是她
能以她的真诚打动读者，便已经
完成了诗的本质，当然如果她能
磨砺得更好，我相信她的路子会
走得更远。

另外，余秀华的诗中有一
种深沉的关于生命情感的东
西，或者反过来说她是把所有
生命的热情、愿望、信仰、绝望，
都宣泄在了她的诗里。对她来
说，诗已经不称其为诗，而是承
载生命另一种状态的某种容

器。用她自己的话说，诗歌就是
一个让人安心的东西。她远离
了文学的实用性，也没有把诗
当作实现某种抱负的工具，包
括你看她出名以后，她也没有
身份的加持，觉得自己成了诗
人，就好像平步青云了，没有。
她在博客里说，她首先是个农
民，再是个女人，最后才是诗
人。整个世界亏欠她，她却对整
个世界保持善意，世界对她投
以匕首，她却给世界捧出鲜花，
她在诗中救赎她自己，诗在她
的笔下还原了诗的本真。

袁忠岳：关于她的诗，我想
从创作的角度谈谈我的理解。
一是自然而然，她在生活中找
到了诗，成为活下去的理由。因
为她的家庭原因，她很少能学
习诗，但是它贴近自然，自然给
她灵感，让她有创作的激情，这
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感受过
程；二是诗人心灵。余秀华受到
外界的刺激，内心有很多感触
要抒发，自然事物落到她眼里
就变成了自我化形象从心底显
现出来。经过诗人心灵的创造，
陌生化，想象、通感等手法，就
写成了诗。诗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学体裁，必须有其他文学形
式无法表达的某种东西，比如

《溺水的狼》“一匹狼在我的体
内溺水”，这种情愫只能用诗歌
的方式去表达。

有一句对她的评价，我非
常喜欢：“粗粝而灵动，真切而
深刻，生命质地惨淡中透着华
贵。”她的诗中有非常多矛盾的
地方。时而粗俗，时而精细；时
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脆弱，
时而坚强；时而浪漫，时而现
实；时而妥协，时而抗争；时而
草率，时而细腻；时而冷静，时
而温热；时而时代，时而虚无；
时而怯懦，时而大胆。她能把它
们糅合起来写进诗中，这是她
诗的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余秀华和她的诗

记者：下面我们谈谈“余秀
华现象”，这些年，中国诗坛整体
上是比较沉闷的，余秀华之“红”
让诗坛着实热闹了一番，但值得
一提的是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偶
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既然网络
有这么大的推动力，那为什么是
余秀华而不是别的诗人火了？对
于“余秀华现象”带来的利弊得
失，各位是怎么看的？

马兵：关于余秀华现象，我
想从那首让她火起来的诗，《穿
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来谈一
谈我的几点看法。我认为这首诗
火起来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

“睡”这个词，大胆而坦率。当这
样的语言进入诗的文学审美场
中，就发生了某种有意思的形
变，给了大众某种性暗示下的兴
奋感。二是脑瘫农民这个身份，
给了大众非常大的猎奇性。这不
能不说是媒体刻意制造的对她
的某种商业消费。这两点造成了
她的火。等这火冷下来，沉淀下
来，读者静下心来读的时候，才
发现她的诗确有特点，她灵活的
词性搭配造成的陌生化投合了

读者对诗歌的想象。余秀华现象
之前有梨花体、乌青体等事件造
成了诗歌的污名化，也加重了普
通读者对诗界的误解。余秀华现
象也引起热议，但某种程度上她
为不明真相的读者起到了为诗
歌正名的作用。

赵林云：我想从内外两个角
度来谈一谈余秀华现象。“内”，
就她诗歌本身的内容，符合诗的
特质。她的诗中有审美化、诗化
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细节，这种接
地气儿，又有情感和生命力度的
诗，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
符合诗的现代性特点。“外”，是
指外在传播环境的改变，就是移
动互联网效应。比如诗界有人曾
给余秀华的定位是“中国的艾米
莉·狄金森”，虽然现在下这种结
论为时尚早，但这种类似营销的
策略，确实对余秀华的传播起到
了重要作用。互联网只是工具，
策划只是手段，都只是传播的范
畴，只不过现在的传播方式有了
颠覆性改变，传播效果也前所未
有。当然，我们不能排斥这些东
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新媒体发

现一个好诗人，传播一个好诗
人，说不定将来余秀华会取得更
高的成就，当真可以与艾米莉·
狄金森相提并论。

袁忠岳：余秀华的诗我读了
几十首，都是从网上看的。我认为
她的出现给沉闷的诗坛带来了
一股新鲜血液，这符合普通读者
对诗歌亲民性、大众化的期许。这
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
性是指发现的偶然性，发现者有
个人也有媒体，我们可以拿王宝
强举例，和余秀华一样，是偶然被
发现才成了名，但仔细想想，这个
发现有其必然性。从他们本身来
说，他们确实是有实力。不是所有
的群众演员都能成为王宝强，也
不是随便推一个诗人，都会火起
来。在她火之前，刘年、张执浩，还
有另一些人已经见识到她的才
华，到处给她推荐，说明她确实有
这个实力。另外，她这样的草根身
份，符合如今浮躁社会的期许。可
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余秀华，还会
有李秀华张秀华出现，早晚会出
现。

(杨士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关于“余秀华现象”

她在诗中救赎自己，诗在她的笔下还原本真

在不明真相的读者面前，她为诗歌正了名

余秀华，几乎是一夜之间“火”起来的。7月16日，余秀华来济南推介新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有记者问她：有人称你为当代诗人中
的“网红”，你自己怎么看？余坦言她是网络的受益者，但又强调其成名经历不可复制。余秀华的诗写得水平如何,可以“公说公理，婆说
婆理”，但她“红”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她的“红”也成为诗歌走向大众化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一文化现象本身说明明了什么？它为当代诗
人、诗歌和社会文化带来哪些启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报记者访问了三位诗歌研究专家袁忠岳、赵林林云和马兵。

访 问 人：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袁忠岳

山东政法学院教授、诗人 赵林云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马兵

余秀华：她的诗，她的走红

7月16日，余秀华来济南推介新诗集。

本报记者黄体军（右二）在采访袁忠岳（左二）、赵林云（左
一）、马兵（右一）。 摄影 褚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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